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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两个多月了，李建既不串门唠嗑，也不
走亲访友。每天天不亮出门，不是到北大坝溜
达，就是去南洼里观望，还在村里的街巷来回地
走，就连旮旯角落也不放过，一呆就是大半天。

阴天下雨了，他坐在厦檐下的石头上，眼睛
盯着前方，一副痴迷入神的样子。村里人见他
念念有词，两手不时比划着，都好奇地猜疑。李
大民干过十几年的村民兵连长，警惕性很高，他
对大伙儿说：“李建从部队回来就出去闯荡，从
给人家端茶倒水，到人家给他端茶倒水，从给人
家鞍前马后，到人家给他鞍前马后，硬是从一个
退伍兵熬成大老板，可不简单哪。可这次回来
了……咋觉着有点……不对头呢？”

村民李红英说：“可不？这里瞅，那里看，神
神秘秘的，咋回事儿哪？”村里的老会计李仁贵
也是满脸疑惑，“听说，他在南方的大城市开发
房地产，光别墅就有一大片，挣老鼻子钱啦。现
在突然跑回来，神出鬼没，这葫芦里卖得什么药
哪？”

开油坊的李来顺叹了口气，眉心皱得像一
簇核桃仁，“唉，你看咱村的壮劳力，十有八九都
出去打工啦，出去的都想在外面安家落户，谁愿
意回来？”做豆腐的李福禄搓了搓昏花的眼睛，
声音更加低沉，“是啊，都想出去，出去了就不愿
回来……”

村里人的话，李建都听见了。
一个明媚的日子，村里突然来了十几个陌

生人，有的拿着照相机，有的扛着摄像机，有的
提着大箱子，里面装着各种仪器。李建和村干

部领着，他们把李家庄走了个遍，然后聚在村委
院子里，喝着甘甜的井水，吃着李家庄被称为金
银卷的大面饼，说着村里人听不懂的话和事。
月上中天时，他们仍坐在月光下，你一言我一
语，越说越兴奋……

村里的大喇叭广播了，李建和村干部挨家
挨户地转，还与在外务工的人联系着，后来又在
大场院里召开村民代表大会。看着黑压压的人
群，村支书李志明眼睛里泪光闪动，“乡亲们，李
建外出创业十几年，一直没忘老家，没忘咱村的
老少爷们儿。现在，他回来啦，拿出了全部积
蓄，要和咱们一个锅里抹勺子，把咱村的山水草
木都变成钱！”

看着彩色巨幅图板上的《李家庄致富规划
图》，村里人这才明白过来，李家庄要变了。

沉寂多年的东山，在人们的脚步声和号子
声中醒来。李建和村干部带着大伙抡着镢头、
锄头、铁锨，在山上挥汗如雨。荒草丛中挖出一
个个深坑，撒上茶种，做上了标记。

村民李桂兰还是不放心，“在山上种这东
西，能行？”李建笑了，“婶子，咱种的是野山茶。
这种茶树，最适合800米到1000米高的山岭薄
地，根深，好养活，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一斤能
卖几千元！”

李桂兰一听，两眼放了光，“真的？那可好
啦！真想不到哪，在这荒山上还能种出钱来！”
李建说：“野山茶价钱高，还能四季常青。一棵
茶树能活到几百岁，不光是咱的摇钱树，也是给
咱子孙后代留的银行！”

李大民脸上泛着红光，嗓门又大又亮，
“对！咱这就是打仗，脱贫攻坚的仗，齐心协力
奔小康！”

大片大片的地，重新划方切块。李建和村
干部领着村民，修整了边边角角的田间小路、坑
塘边沿、池沟路壕，又集约出近百亩的地。硬化
了农田道路，铺设了地下管道，打出上百眼机
井，也都配了套。荒草地和无人管的闲地，摇身
一变，成了旱能浇涝保收的高标准农田，村里人
乐得嘴唇直哆嗦。

李来顺戳着自己的脑门儿说：“过去哪，不
是驴不走，就是磨不转。走得快了赶上穷，走得
慢了穷赶上，就像井底的癞蛤蟆，咋也爬不上井
沿儿。现在弄明白啦，是脑筋老了，该换换啦！”

李仁贵戴着老花镜，拨拉着老算盘，笑容撑
开了脸上的皱褶，“老哥哥，你说对啦！这些地，
靠咱们种，一年到头趴在地里，晒掉几层皮，汗
珠子摔八瓣儿，累死累活的，年底一算，刨去种
子化肥农药，手里剩不下几块钱！是不？现在
好啦，把地流转给种粮大户，咱们一年能挣好几
万，还能为集体增收哪！”

78岁的李金凤拽着李仁贵的手，“大兄弟，
咱不用种地还有钱花，这是……真事儿啊？”李
仁贵笑了，“对，老嫂子，咱们的好日子来啦！”

村里手艺人多，李建把闲着的旧仓库，荒废
多年的老宅子重新翻修，建了面点、熏烤、藤编、
纺线、织布、印染、剪纸、绣花、山货、农产品、湖
产品作坊，“李家庄特色产品合作社”挂牌成立。

每天天不亮，作坊里就一片繁忙。村里人
各有分工，忙而不乱。

女人们大都是做面点的能工巧匠，白面饽
饽就能做几十种。大枣板栗花生芝麻蜂蜜白糖
分别做瓤，做出的饽饽饱满美观，香甜暄软。

藤编是村里祖辈传承的手艺，漫山遍野的
又是苇条、藤条、柳条、竹条、槐条这些天然植
物。一大早，村里人就成群结队去了深山悬崖
河滩，分类收割，打成捆，运回村，在作坊里一字

排开，一件件藤桌藤椅、藤箱藤柜、藤筐藤篮、藤
帘藤垫，还有草编小包、各种挂件，眼花缭乱地
从大伙手里长出来。

闲了多少年的纺线机织布机也响了，心灵
手巧的女人们纺线织布，染色绣花，忙得不亦乐
乎。山货作坊里弥漫着香甜，货架上摆满了野
生木耳、蘑菇、草药、苹果酱、黄桃汁、山楂干、柿
饼子、野酸枣、糖栗子……

李建带着回村的大学生组建了电商销售团
队，村里人做的原生态系列产品和众多的山货，
如同长了翅膀，飞向山外的世界。花样多，质量
好，信誉高，富有地域特色，不光挤进了县市乡
镇的大小超市商场，又源源不断发往全国各地，
有的漂洋过海，成为老外的抢手货。

在村里人开心的笑声中，李建和汉子们穿
上清一色的粗布大衫，千层底布鞋，媳妇们穿着
大襟褂和灯笼裤，伴着清脆悦耳的竹板，做起了
直播带货。“北大坝里银光闪，千年东山露笑
颜。喜看今日李家庄，惊人变化说不完。特色
产品遍天下，青山绿水赛桃源。俺们都是村里
人，不用出村就挣钱……”

在悠长绵延的山歌声中，远离家乡的村里
人，如同一只只回归的大雁，飞越千山万水，从
远方陆续赶来……

■心飞扬 摄影

雁归来
刘琴

冬日的行脚，带来
了故乡友人一大早就发
来的微信。他早上起
来，看到窗外又是霜华
满地，而且前两天，还卷
起了半天银白的雪花。

一般人不觉得北
方飞雪有什么特别之
处，不论是早雪还是晚
雪，只是多一点索然罢
了。然而很多人确不
知早雪的妙处，既没有
飞龙格斗的壮观，也没
有银海玉楼的幻景，不
过只是疏疏的几片，在
黯淡的长空中盘旋地
飞舞着。

有人说，只有柳絮
可以像其轻盈；也有人
说，只有白银可以状其
莹洁。然而这些都是
淡然无味的废话，等它
翩然地落在地上时，分
明已经化为“乌有”了。

在江南，偶然的飞
雪，当然是罕有的事，
也是人们最为期待的
事情。说它是早雪吧，
可时已过了雪的节气；说它是晚雪吧，可这雪的
确是冬天以来的第一场。

在古人的诗篇里，曾读过“胡天八月即飞雪”
的诗句，但诗中的所谓“胡天”概指西北一带，与
江南没有一点关系。那些地方，雪季的开始，比
北方至少早上个把月，何况是在江南了。

相反，在江南只消渗杂在冻雨中的几片轻巧
的雪花，就算是大新闻了，公众号们铺天盖地告
诉市民，要有种种的注意，人们也立刻会意这四
周正是严寒的冬天，想象雪花也会疯狂地坠落
着。

在江南，下雪这一回事，对我这个北方人来
说，似乎没有什么想象的空间。

固然，江南不比故乡哈尔滨，也永远不是冰
山雪海那般的壮观。时已过了雨水，严寒对江南
来说，一年比一年疏远，阳光依然是相当温柔的，
鸟声依然是相当喧噪的。

温柔的阳光下，婉转的鸟鸣中，宜于写作，宜
于读书，更宜于从容不迫的工作。我知道自己不
会放松这难得的季节，为了别人，也是为了自己，
每天都要耕耘着文字这片荒漠。

在余暇，或者为工作感到疲倦时，又常有些
许的苦恼。作为一个移居到江南这小城里的新
市民，深知这城市深厚的文化底蕴，而那文化的
精髓，若只跳荡在口头上，未免悻悻然。

文化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潜移默化。政
府的呼吁和启迪是文化，社会的教训和经验也是
文化，而且是更为实际、更为久远的文化。文化
的本体便是生活。懂得文化真义的人，无时无地
不在春风化雨之中，无时无地不充满着青春的活
力。反之，纵然身在文化的圈子里，也早已“更隔
蓬山一万重”了。

我常自省，活在深厚的底蕴中，是接受着不
平凡的洗礼；如若漠视了，再为不得文化之余惠
而苦恼，而沮丧，而怨艾不已，那是何等愚笨的事
情！我相信我不是这样的人，也不会这样做的，
我还是喜欢生活在盎然的乐趣里。

萍踪寄此，转瞬驻入江南已6年了。起初，满
以为环境过于繁嚣，时间一久，不意闹市的甬道，
也不乏静中的佳趣。早上，鸟鸣满城，突破了无
边的岑寂；入晚，又侵入了幢幢的灯影。这样的
生活着，“味同嚼脑”吧，其实不然；“耐人寻味”
吧，自己又颇不愿，那只以“此间何事催人老，半
是鸡声牛马蹄”来做近来寂寞身心的写照了。

书成，夜已过半，万籁无声，一片料峭的春寒
中，我再叮嘱自己：珍重。

■春山 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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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腊梅，源于鲁迅先生《雪》中提到的“磬
口腊梅”，或是陆游的“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
如故”。

结识腊梅，是这几年在南池公园的非遗馆
旁。那里是一个小小的梅园，我数过的，有20多
丛。梅花开放时，远远的就有暗香扑鼻。走近
它，开放的花碗，含苞的豆豆，爱恋不已。凑近花
碗，吸出一股梅香，沁人肺腑。

此后，每年冬天就有了新的念想，访梅成了
周末的必修课。只要些许闲暇，就鬼使神差般去
了梅园，好像我就是梅园的主人，恐怕别人把我
的梅花折走。

“南池的梅花开了！”甫闻消息，我就急匆匆
前去拜访。阳光打落在花瓣上，透明蝶衣上的脉
络清晰可见，花片围拢成一个美丽的莲花造型。
最里面的花蕊嫩黄，在花瓣和花蕊之间，还有一
层，也应该是花瓣吧，薄如蝉翼。小小的柔美的
腊梅，却能在酷寒中开放，我不由地心生敬畏。

雪中梅花，另有一番情趣。“数萼初含雪，孤
标画本难。香中别有韵，清极不知寒。”黄灿灿的
花瓣上覆着剔透的冰雪，似乎能听到丝丝的香气
冒出，氤氲在偌大的南池中。

“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我算是梅园的
主人吗？我怎能是梅园的主人！我，我们，都是
梅园的过客，赚了满肚子的梅香罢了。

访梅古南池
张恒利

冬有情人吗？若有，我想是雪。
冬是冷峻的汉子，把对雪的驰念与眷恋，悄

悄藏进心里。
雪是聪慧的姑娘，不动声色，静静感触着冬

的故事。她脉脉含情，从迢迢的远方跹跹飘至，
只为一次信约。

冬与雪，莞尔一笑。这一笑，有太多的念
想，季节的、年轮的、前世的、今生的。

凉风掠过，眼神里闪着几许倾慕，更是顿生

的妒意。雪打着冷颤，被风吹乱了衣衫，吹乱了
发梢，更吹乱了心思。忍不住，扑闪着委屈的眼
神，瞄向风的方向。冬依旧无言，却拥紧了雪。

雪开始身不由己地旋转，似羽毛、绒花，仿
若可爱的白精灵。在风中，旋转起柔美的芭蕾；
在空中，抒写起温婉的诗词。

路上稀疏的行人，随风缓缓拂动，苍茫的世
界喧嚣起来，素白的大地明亮起来。 孩童们稚
嫩的声音，回响在空旷的视野。记忆，开始一页
页收藏。雪为缘，心如简。

“万花敢向雪中出，一树独先天下春。”明媚
的窗前，经意培植的几株绿梅，淡雅绽放，花香
盈袖。

此时的梅，仿若冬与雪的月下老人，又是金
兰之契，证于大地。不言，不语，却隐逸着浓情
蜜意。一季冬，一场雪，一株梅的美好，延展到
一盏暖暖的时光。

“有梅无雪不精神，有雪无诗俗了人。日暮
诗成天又雪，与梅并作十分春。”

诗与冬，梅与雪，捎来片片信笺，降着漫天
情思。踏雪寻梅，雪笑，梅欢。

“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纷纷
扰扰世间里的一芥缘，邂遇间，雪便沾了满身花
香，梅也纤尘不染。

缀几瓣素白，几缕梅香。润泽里，冬向着春
天绽放了。 ■汤青 摄影

冬的情人
关春燕

一粒种子，在地下沉睡了一个冬天，醒来后
才发现已是来年的春天了。等它吃力地爬出地
面，冬天的寒冷尚未散尽，但它依然感受到了生
命的第一缕阳光。

一棵小草，整整走了一个冬天，才从地下走
到了地上。等它好奇地探出头的时候，春风已
在它的生命里，开始了奔腾。

一片树叶，蕴藏好了心情，才会萌生出想
法。等它慢慢长大的时候，春风已经在它的脸
颊上，点缀成了风景。

一朵花儿，酝酿好了一个话题，才绽放在枝
头。等它渐渐睁开眼睛，春风已在它的血液里，
融化成了馨香。

一条小溪，沉默了心中的歌声。厚厚的冰

层下，它从未灰心过，也没有失去远方的理
想。匆匆的脚步，在执着中从未停止过。只
要是小溪的清澈热爱过的地方，鱼儿就是在
云彩里来回游走，蛙鸣就会在月光下，悄然入
梦。

一对恋人，在树下卿卿我我，紧紧地依靠着
大树。爱需要阳光，需要草叶上的清净。他们
紧紧相拥的生命，像阳光输送的新鲜汁液，使他
们的生命里鲜花怒放。

无论是种子，是小草，是树叶，是花儿，是小
溪，是根系，还是一对恋人，它们都代表着不同
风格的春光，或一片明媚，或一片生机，或一片
盎然，或一片茂盛……

春天挂在枝头上，已经把我延伸成美丽的
童话。

延伸的美丽童话
田万里

我一直向往西安，因为她有独特的传统文
化。我奶奶跟随妇科泰斗林巧稚，在那里有过
医学建树。西安对我的磁吸越强，我就更加向
往。

与女儿乘机飞赴西安，降落之前的盘旋中，
金秋时节的长安，就以“红尘白日长安路，马足
车轮不暂闲”的诗画意境爽然映入视野。也在
这瞬间，我们的神智，顺势登临骊山之巅，借以
俯瞰这千年的古都。

云雾缭绕中的渭河，犹如一条银龙，从远方
蜿蜒而来。渭河、汾河、黄河共同滋养了广袤的
平原，成为中华文明的摇篮。八百里秦川物华
天宝，五千年历史人杰地灵。秦岭环抱长安，成
为这座古城的靠背。渭水、泾水等8条河流，涌
动着历史的温热。

汉唐盛世，这里曾是国家政治、经济、军事、
文化中心。诗人孟郊考上进士之后，用“春风得
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佳句，喷涌了诗
人的喜悦，高歌了当年大唐的繁华。

如今的西安，已是一座现代化大都市，古老

的文化在这里熠熠生辉。大雁塔、钟鼓楼、明城
墙、兵马俑、华清池……如同历史的画卷，缓缓
展开，既厚重又灵动，让人沉醉其中。

我们从高远处疏看，又到零距离触摸，真实
地感知西安的美丽纯真。我抚摸着城墙的青
砖，探寻着古城墙的风韵与岁月的留痕。女儿
的娓娓解说，更让我仿佛回到了学生时代的历
史课堂。仰观那城楼、角楼、女墙垛口，再怯弱
的人也要豪情长啸了。

看繁华，车水马龙；寻雅静，诗画长留；看火
爆，盛唐密盒、华灯太白、乐舞长安……这些，既
显现着汉唐文化的基调，又突出现代的创新与
升华，让世人感受文化发展的波涌。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身
穿汉服、唐装的女孩们，在钟楼前游走、亮相、拍
照，为这座古城增添了靓丽。

“口感筋道美，回味无穷中”。西安的美食
更加诱人，油茶、臊子面、甑糕、柿子饼、羊肉泡
馍、肉夹馍、凉皮、葫芦头、酸汤水饺……每一道
美食都蕴含着西安人的智慧与热情。

吃喝玩乐游，是当今文旅时尚。高家大院
的皮影戏罕见别致，“把式”娴熟的技艺，伴随着
打击乐器和弦乐，那唱腔轻松诙谐，时而温情婉
转，时而铿锵有力，让人沉浸在古老而又新奇之
中。老艺人手把手地教我们操作演示，那幽默
风趣，让我仿佛回到了天真的时光。

“八百里秦川尘土飞扬，三千万秦人齐吼秦
腔”。听秦腔，他们敲着、吼着、喊着，那粗犷豪
放，曝晒出关中人的勤劳、善良、朴实、厚道。

千年古都，长安永恒。这座城市以其独特
的魅力，吸引着无数游客前来探寻它的历史与
文化。在这里，我们感受到那份穿越时空的厚
重与辉煌，更感受到那份永恒不变的热情与活
力。

长安，一个让人流连忘返的地方，一个让人
心生敬仰的地方。李白早就说过，“长安白日照
春空”。 ■许双福 摄影

长安白日照春空
冯春辉

在市报副刊
读到我的小小说
《报缘奇遇》的那
一刻，心被赋予了
翅膀，渴望飞越千
山万水，将喜悦播
撒至每一个角落。
我在报摊买下了
10份样报，为了欢
庆这一时刻，我走
进常去的悦来香
饭馆，选了靠窗的
位置坐下，点了两
道平素钟爱的菜
肴，一瓶啤酒。

旁边的座位
传来轻微的响动，
扭头看去，是位身
着淡蓝色连衣裙
的女子。她轻轻
坐下，要了一碗拉
面，从包里拿出一
份报纸，静静地翻
阅。

我不经意地
瞥了一眼，瞬间心跳加速。那是刊登我小
小说的报纸！我竭力镇静，目光却不由自
主地瞟去。就在这时，更让我激动的事情
发生了。她从包里取出一把精致的小剪
刀，小心翼翼地剪下了副刊右下角的部
分，那是刊载我小小说的位置。

我的心跳开始急促，脑海中闪过无数
念头。对于我这样一直渴望在茫茫人海
中寻觅灵魂伴侣的人，眼前这位能够欣赏
我作品的女子，是命运特意安排与我邂逅
的。

我在心里琢磨着，该如何自然地与她
搭话，但越是焦急，脑子就越是一片空白，
平素那些能言善辩的本事，此刻全都消失
不见了。

还没等我想出办法来，她吃完了拉
面，利落地起身准备离开。我眼睁睁地看
着她离去的背影，心中充满了懊悔与自
责，恨自己错失了绝佳的机会。

待她的身影完全消失在门口，我才突
然回过神来，起身走到她的桌旁，盯着她
留下的那份报纸。我好奇地想，除了剪下
我的小小说外，她还对报纸上的哪些内容
感兴趣?

当我凑近仔细看时，却一下子愣住
了，心顿时凉了大半。她剪走的竟是一则
征婚启事，再看我手里的报纸，那启事写
着：某男，身高 1.77 米，未婚，大学毕业，
爱好文学，尤其钟爱小小说创作，在国企
工作，身体健康，有婚房。欲觅性情温婉
贤淑、容貌姣好，同样爱好文学的女子为
伴……

我瞪大了眼睛，这简直就是在描述
我！她喜欢的正是我这样的人。正当我
满心欢喜又满心遗憾时，突然发现报纸下
面似乎还压着什么东西。我轻轻挪开报
纸，竟然是一张身份证，上面的照片正是
那位明艳动人的女子。

我拿着身份证，愣在原地，心中涌起
一阵狂喜。或许这就是命运的安排，让我
们这样奇妙地相遇。我小心翼翼地收好
身份证，仿佛握住了打开幸福大门的钥
匙。而我也终于明白，有时候，缘分真的
就像一张报纸，不经意间就能开启一段美
好的故事。

一
张
报
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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